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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格特质与情绪关系的研究表明外倾性与正性情绪存在一定相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外

倾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更多的正性情绪；（2）外倾个体对正性刺激有更为强烈的愉悦体验和情绪反应；

（3）外倾个体对正性刺激有注意等认知加工偏向；（4）外倾程度与皮层及皮层下某些组织的激活程度相关。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ERP 及 fMRI 技术逐步被引入到这方面的研究中，进而从脑机制等方面更加客观

的揭示了外倾性与正性情绪的关系。通过整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分析现阶段的研究疑点，从人格理论假设，

人格测量方法和实验方法这个三个方面探悉了疑点存在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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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研究一直是心理学研究中经典而富有挑战

性的课题。而人格特质与情绪的关系也是众多心理

学家试图解答的谜。大量研究表明，外倾性——作

为最为重要的人格特质之一——与正性情绪相关
[1~6]，其相关性通常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外倾个

体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更多的正性情绪。在早期的

研究中，Costa 和 McCrae 发现外倾维度得分较高的

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报告出更多的正性情绪体验，而

且这种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预料 10 年后的正性情

绪体验[1,7]；（2）外倾个体对正性刺激有更为强烈的

情绪体验和情绪反应；（3）外倾个体对正性刺激存

在注意等认知加工偏向；（4）外倾程度与皮层及皮

层下某些组织对正性刺激的激活程度相关。近年来，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对外倾性和正性情绪的

研究已从早期的问卷调查，主观报告，和行为研究

发展到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和功能性核

磁共振（fMRI）等新技术进行研究，使我们从脑机

制上更加客观的考察了外倾性和正性情绪的关系。

本文整合各个研究结果，引入最新研究，分析现阶

段该领域的研究疑点，从人格理论假设，人格测量

方法和实验方法这个三个方面探悉了疑点存在的原

因，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1 外倾性是否与正性情绪相关？ 

从早期的问卷调查，主观访谈，到后来采用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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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fMRI技术所做的研究，均表明外倾性与正性情绪

存在相关性[1~6]。在早期的研究中，Costa和McCrae
发现外倾维度得分较高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报告出

更多的正性情绪体验，即外倾程度越高，正性情绪

体验越多，而且这种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预料10年
后的正性情绪体验[1,7]。这个探索性的研究结果向心

理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外倾个体在日常生活

中有更多的正性情绪体验[1,2]，其原因可能是外倾个

体本身的一些特质，如乐群，爱好社交等，使他们

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朋友和更为丰富的休闲生

活，因此体验到更多且更为强烈的正性情绪。即外

倾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正性情绪体验，可能

是由于外倾个体所处的环境导致。因此，在以后的

研究中，往往都采用实验室严格控制的标准情绪刺

激对被试的情绪进行操纵。 

关于外倾性和正性情绪的行为研究中，比较典

型 的 有 Larsen 的 情 绪 诱 发 （ Mood Induction 
Procedure）及事后情绪自评研究[8]。实验开始前，

被试按要求填写一份或若干份人格问卷，常用的有

艾森克人格问卷（the Eysenck Personality Inventory）
和大五人格问卷。诱发情绪的方法通常有以下三种：

（1）想象诱发情绪；（2）电影片段诱发情绪；（3）
依靠奖惩反馈诱发相应的正负情绪。实验任务结束

后，被试会按要求填写一份情绪自评量表。情绪自

评量表一般选自由Russell, Watson Zevon编制的情

绪形容词词库[9~12]。被试按照要求，对当下的情绪

体验和体验程度进行五点或七点量表评分。Larsen
的研究结果表明，被试的外倾维度得分能够很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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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正性情绪的诱发。即在正性情绪诱发的情况下，

外倾性与更大的正性情绪反应（ positive-affect 
reactivity）相关。 

Canli等人使用fMRI技术也发现了左侧杏仁核

对正性刺激的激活程度与外倾程度呈正相关[3]。随

后，Amin等人使用功能性神经成像技术重复验证了

正性情绪刺激诱发的神经活动随外倾程度的增强而

增强[4]。 

2 外倾个体是否对正性刺激更加敏感？ 

在早期的行为研究中，存在这样一个有待解决

的疑问：外倾个体对正性刺激报告出更为强烈的情

绪体验，是因为他们对愉悦刺激有更低的感受阈限

（即对正性刺激更为敏感），还是因为相较于一般

个体，外倾个体对由正性刺激诱发的愉悦情绪有更

明显的外显表现？对于这样的问题，采用情绪自评

量表的方法无法得到更为客观确切的答案。早期研

究者假设，外倾性可能是以神经系统为基础的生物

学特征的外部表现。可能正是这种生物学基础，使

外倾个体对正性刺激有不同的感受性[13~15]。即假设

外倾个体对正性刺激有更低的感受阈限，因此他们

对正性刺激更加敏感。 
已有研究表明，当被试在标准偏差分类任务中

（内隐情绪任务），正性刺激诱发的ERP波幅与中

性刺激诱发的波幅没有显著差异[16]。同时也有研究

表明在外显的情绪分类任务中，当面孔刺激的愉悦

表情强度增强时，被试的脑反应却没有相应的增强，

在ERP波幅上表现为愉悦度增强的表情不能诱发更

大的ERP波幅 [17]。这些研究表明人类对正性情绪刺

激的加工并不敏感。但Yuan等人2007年所做的研究

表明[18]，高度外倾个体对正性刺激的效价强度变化

敏感。即高度外倾个体在内隐情绪任务中，不仅能

够区分正性刺激和中性刺激，还能进一步区分不同

效价强度的正性刺激，即外度外倾个体的ERP波幅

在中性，中等正性和极端正性三种情况下，两两差

异显著。而fMRI方面的结果表明，唯有外倾个体的

左侧杏仁核对愉悦表情有激活。这些结果，都充分

证明了外倾个体对正性刺激敏感。 

3 外倾个体是否存在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偏

向？ 

关于外倾个体存在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偏向，有

以下三个研究结果可以证明。其一是Derryberry 
1994年的行为研究[19]；其二是Canli和Amin等人2004

年的fMRI研究[3,4]；其三是Yuan 2007年的ERP研究
[20]。同样是研究外倾个体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偏向，

三者的角度完全不同。Derryberry主要用反应时证明

了外倾被试对正性刺激的注意解除存在困难，即外

倾被试的注意从正性刺激出现的位置上移开，所耗

费的时间更长。该研究从注意解除的角度解释外倾

个体为何对正性刺激反应更强，以及正性情绪的体

验更为深入。即注意停留在正性刺激上的时间越长，

就越容易对刺激本身进行更为深入的认知加工。 
Canli和Amin采用认知实验中的探针刺激范式，

并首次使用fMRI技术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果

表明，梭状回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的激活程度与外倾

性呈显著相关：（1）正性中性匹配时，探测刺激出

现在中性刺激后；（2）负性中性匹配时，探测刺激

出现在负性刺激后。他们从视觉搜索所耗费的注意

资源进行验证，得出这样的结论：外倾个体更容易

注意正性刺激，回避负性刺激。 
Yuan的研究则是采用ERP技术对外倾个体的注

意偏向进行考察。采用标准偏差分类任务的实验结

果表明，在P2成分上存在显著的效价强度和外倾性

的交互作用。在极端正性刺激的情况下，外倾被试

的P2波幅最大，中等正性刺激的情况次之，中性刺

激诱发的P2波幅最小。这就意味着极端正性刺激占

用了外倾被试更多的注意资源，中等正性刺激次之
[18]。在刺激呈现后的200ms内，这个加工过程往往

被认为是无意识的[20~22]。由此可以推论，在此阶段

外倾被试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偏向几乎是自动化的。 

4 外倾程度是否与皮层及皮层下某些组织

的激活相关？ 
认知神经科学的目的是通过对不同个体脑机制

的研究，直接探索大脑与行为之间的关系。Canli等
人做了三个fMRI方面的研究[3,4,23]，集中探索了外倾

程度是否与皮层及皮层下某些组织的激活相关。实

验结果表明外倾性和由正性刺激诱发的皮层及皮层

下组织的激活水平显著相关。结论如下：（1）左中

前回（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及附近区域对正性

刺激的激活水平与外倾性相关。这个结论与早期脑

成像数据一致，即外倾被试在休息时，左侧前额皮

层也有更多的血流量；（2）梭状回对正性刺激的激

活与外倾性相关。已有研究表明，梭状回的激活可

能与注意偏向和对情绪信息的觉察相关，且情绪的

觉察程度越高，梭状回的激活程度越大[4]。这恰好

可以从神经生理的角度更好的说明Derryberry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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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即外倾被试存在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偏向[19]；

（3）当探测刺激在以下两种条件下出现时，右侧梭

状回的激活与外倾性显著相关：（a）正性中性匹配

时，探测刺激出现在中性刺激后；（b）负性中性匹

配时，探测刺激出现在负性刺激后。即当负性中性

匹配，探测刺激出现在负性刺激后，外倾程度越高

的被试，其右侧梭状回的激活程度越大。已有研究

表明，在复杂的视觉搜索任务中，五分之四的被试

右侧梭状回被激活[24]，研究者进而将梭状回的激活

程度视为视觉搜索中耗用注意资源多少的指标。负

性中性匹配，即探测刺激出现在负性刺激后这种情

况，外倾程度越高的被试，越不容易注意到负性图

片，因此当刺激图片出现在负性图片之后时，就会

在视觉搜索上耗费更多的注意资源，梭状回的激活

就会更强。总之，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外倾

个体的反应模式是其注意容易被正性刺激吸引，而

避开负性刺激；（4）杏仁核对正性刺激的激活受外

倾性的调制：杏仁核对情绪的加工存在两个不同的

过程。其一，由恐惧表情等负性信息诱发的杏仁核

的激活具有跨个体一致性。这说明了杏仁核对觉察

潜在威胁性信息的重要性；其二，杏仁核对愉悦表

情的反应受外倾性的调制，而且外倾被试的杏仁核

对愉快表情的激活是左侧化的[21]。  

5 现阶段研究中的疑点 
基于人格与情绪研究这一框架下的外倾性与正

性情绪的研究，现阶段还存在诸多疑点。总结起来

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由于大多数关于外倾性与正性情绪的研

究还涉及到内倾性和负性情绪的关系，特别是一些

ERP研究，其结果表明外倾被试对情绪刺激（不论

正性还是负性情绪刺激）的反应均强于内倾被试。

这个结果或许只能说明外倾被试对情绪的反应更为

强烈，或表明外倾被试与内倾被试的大脑对刺激的

激活程度不同，却不能准确的说明外倾被试对正性

情绪敏感。 
第二，根据Gray的人格理论，我们可以推知，

外倾个体对奖励等正性刺激敏感，对惩罚等负性刺

激不敏感[25,26]。Bartussek考察被试在赌博任务中对

奖励刺激与惩罚刺激的反应[27]。实验结果表明，与

涉及输钱的信号相比，外倾被试对涉及赢钱的信号

反应更强。在ERP上的表现是赢钱信号激活的P2和
P3波幅更大。然而，外倾个体对正性刺激的敏感程

度是否大于对负性刺激的敏感程度？大量研究已证

明人类存在负性偏向。这一点，可以从进化论的角

度来解释。另外，Canli的fMRI研究表明，所有被试

的杏仁核均对恐惧表情存在激活，唯有外倾被试的

杏仁核对愉快表情存在激活。即对负性刺激的反应，

具有跨人格特质的一致性。那么，外倾个体的“趋

利避害”的推断，是否成立？ 
第三，研究表明，相较于一般个体，外倾个体

对正性刺激投入更多的注意资源。然而当正性刺激

和负性刺激同时出现时，外倾个体首先注意的是正

性刺激还是负性刺激？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尚未

有明确的研究证明。 

6 对研究疑点的原因探析 

6.1 研究结果冲突可能源自理论假设的不同 

人格研究的两个主要的维度——外倾性和神经

质，在不同的人格理论下，与不同的反应相联系。

在关于人格与情绪关系的研究中，主要有Eysenck和
Gray两个理论。 

根据Eysenck的理论 [28]，外倾性和神经质这两

个人格维度呈直角正交关系。在外倾维度上得分较

高的个体（外倾者或外倾个体）更加外向，乐群，

积极，乐观；而在外倾维度上得分较低的个体（内

倾者或内倾个体）则安静，被动，不合群，细心。

Eysenck推论，在外倾维度上得分的不同，反映了个

体皮层唤醒度的不同，相较于外倾个体，内倾个体

有更高的皮层唤醒度。而神经质维度反应的是个体

对环境中负性刺激反应的不同。他推论，神经质维

度得分较高的个体有更强烈的负性情绪反应和更多

的负性体验。 
Gray关于人格方面的强化敏感理论基于三种控

制情绪行为的神经结构，其中相关的两个分别为行

为趋近系统（behavioral approach system, BAS）和行

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
[25,26,29]。BIS系统容易被惩罚，无奖励，注意和唤醒

度的增强等刺激信号所激活。而BAS系统则易被奖

赏，无惩罚，注意和唤醒度的降低等刺激信号激活。

在Gray的理论框架下，焦虑（anxiety）意味着神经

质程度很高，外倾性程度很低，且反应了个体在行

为抑制系统（BIS）上的不同。在焦虑维度上得分较

高的个体（高焦虑个体），行为抑制系统更容易被

激活，且对惩罚等负性情绪刺激更加敏感。冲动性

（Impulsivity）意味着神经质程度较低，而外倾性程

度较高。在冲动性维度上得分较高的个体，对奖励，

非惩罚等正性刺激敏感，其行为趋近系统（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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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更容易被激活，此系统的激活意味着接近奖励

等正性刺激的行为增强。不同于Eysenck理论，Gray
认为外倾性和神经质这两个维度均对情绪有影响，

只是外倾维度对正性情绪的影响更大，而神经质维

度对负性情绪的影响更大。而Eysenck理论虽未直接

表明外倾性与情绪的关系，但他推论，外倾性只与

正性情绪相关，神经质只与负性情绪相关。 
由于各个研究实验基于不同的人格理论，构建

的实验假设就不同，被试的选取也不同。但很多研

究在被试的选取和理论假设的构建上却存在不一致

的情况。如Derryberry 1994年的研究，其研究目的

是检验与人格特质相联系的注意偏向。他基于Gray
的人格理论，被试分为外倾组和内倾组，实验结果

为验证了Gray的理论，即外倾被试对奖励刺激存在

注意偏向，而内倾被试对惩罚刺激存在注意偏向。

Bartussek 1996年的ERP研究中，同样基于Gray的人

格理论，把被试分为外倾组和内倾组，但实验结果

却不满足Gray的理论假设[27]。而在Pascalis 1996年的

研究中，虽同样是基于Gray的人格理论，却使用多

种人格问卷，从各个维度上对被试的人格特质进行

划分[30]。同样，在Canli的核磁共振研究中，直接考

察的是外倾性和正性情绪的关系，神经质与负性情

绪的关系，这是基于Eysenck的人格理论。或许是因

为各个研究基于的假设不同，被试的选择不同，研

究的出发点不同，才有各种不同的研究结果。 
6.2 人格测量方法的不同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冲突 

在关于人格与情绪的研究中，通常使用的人格

量表是大五人格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量表（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除此之外，依据研究

理论的不同，使用的量表也不同。比如一些研究就

使用了诸如Gray-Wilson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I7 
questionnaire等等[31,32]。由于人格量表的不同，测量

的结果就可能存在差异，外倾程度与情绪反应的对

应模式就可能不同。 
6.3 实验方法的不同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冲突 

行为研究，ERP研究和fMRI等不同的研究方法，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特别是

使用ERP研究方法，得出了很多不一致的实验结果。

在技术手段上，ERP技术在注意的时程分析上有其

优势，而在对情绪刺激的注意偏向增强的脑区定位

方面，fMRI则有其优势。但采用ERP技术进行人格

与情绪的关系的研究，只能通过ERP成分对其进行

分析，不能直接探索其脑机制。或许正是因为研究

技术的不同，导致了现有的研究结果的不同。 

7 小结和展望 

人格与情绪关系的研究已有多年，无论是早期

的行为研究，还是近几年神经性脑成像研究，都为

这个领域做出了贡献。当然，在现阶段，这方面的

探索还存在众多疑点和未解之谜。基于前面的总结，

我们得出以下研究思路： 
第一，关于外倾个体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偏向问

题，可以采用眼动仪进行进一步探索，且可以从以

下两个方面着手：（a）与一般个体相比，外倾个体

是否对正性刺激存在注意偏向；（b）与负性和中性

刺激相比，外倾个体是否更容易注意正性刺激。 
第二，已有研究表明了皮层及皮层下某些组织

对正性刺激的激活程度与外倾程度相关。基于这个

结论，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探索：（a）当正性情绪

刺激的效价强度增强时，皮层及皮层下某些组织对

正性刺激的激活程度是否增大；（b）被试的外倾性

得分是否与皮层及皮层下某些组织的激活程度呈正

相关。 
第三，由于外倾维度分为外倾和内倾，神经质

维度分为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由此可以交叉出四种

不同类似的人格。未来的研究也可以从这方面着手，

更加详细的探讨人格特质与情绪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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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roversion and Positive Affects 
HE Yuan-Yuan, YUAN Jia-Jin, WU Ze-Lian, LI Hong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s: Considerable research confirmed that extroversion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processing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gener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raversion and positive emotion includes: (1) extroverts experience 
more positive affects than less extroverted individuals in life settings; (2) extroverts react more strongly to positive 
stimuli; (3)it is possible that there is an attentional bias of extroverts for emotionally positive stimuli; (4)Amygdala 
and other structure activation for happy expressions correlate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degree of 
extraversion.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which aims to delineate mechanisms 
underlying brain-behavior interrelations, we can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roversion and positive affects 
more accurately. This paper integrated numerous experimental results,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the conflicts, and 
proposed new directions of the future research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extroversion and positive affects. 
Key words: extroversion; positive emotion; attentional bias; ERP; fMR  




